
韩峰进了林政家后四处走动细细打量
韩峰看了看卢芳的资料，问：“能不能查

到天赐福利院的资料？”
龙佳道：“我已查过了，不行，这家福利

院只是在网上有些消息，但它本身并没有自
己的网站。所以，他们的档案都用传统的保
存方式，要查，得亲自到他们那里去一趟。”

韩峰道：“好，我们就去一
趟天赐福利院。”“不行！”冷镜寒
道，“你得跟我走一趟林政家。”

“为什么？”冷镜寒笑笑，“你去福
利院不过是拿拿资料，这样的
事，交给别人做就可以了。而林
政家，你说不定能发现什么别人
发现不了的线索。”韩峰想了想，
道：“也是，那——”“我去！”龙
佳几乎和潘可欣同时喊道。韩峰
一脸惊讶，道：“咦！我的队员还
很积极嘛。这样，潘小姐去吧。”

潘可欣一脸得意，龙佳似
乎不太高兴，韩峰道：“你要去
做另一件事。你开车去梁兴盛
的公司看看，把了解的情况带回来，你知道
该了解什么。”看着二人的背影，冷镜寒问：

“你让可欣去取资料，放心吗？”
韩峰道：“你别小看这位大小姐，她的记

者不是白当的。”说着，就告诉冷镜寒潘可欣去
火葬场拿资料的事。冷镜寒笑笑：“我们该动
身了，李响，我们一起去。”李响道：“好。”

林政家是双层小别墅，自带后花园和游
泳池，家中一个管家，两个女仆，有点像欧洲
中世纪的家庭。管家余陆给三人开了门，林
政的夫人章玉玲女士一身黑礼服，肃穆地坐
在欧式真皮沙发上，表情有些悲恸。

韩峰仔细看看林夫人，才 40岁左右，看
上去却有五六十岁了。一张脸说不出地严
肃，看上去就像狼外婆，皮肤虽做过保养，但
仍显粗糙、干枯。最让韩峰不能忍受的是，

她除了面目可憎外，身体一点曲线也没有，
毫无女性特征。韩峰暗想：“难道每个成功
男士身后，都有这么一位像被榨干油的桐子
似的老婆吗？”无法想象，林政这二十多年是
怎么过的，他反正是一天都无法忍受。林政
夫妇有二子一女，都在外国留学，两个留美，
一个留英，不知道他们是否已得知父亲去世

的消息。
房子装饰很豪华，韩峰进屋

后眼睛到处打量，冷镜寒和李响
则很绅士地向林夫人慢慢解释
他们的目的、他们要在屋里做些
什么，希望得到夫人的支持。

韩峰看管家余陆站在一
旁，就和他聊起天来。余陆进
林家已经 50年了，两个女仆负
责打扫卫生和照顾生活起居，
也都在林家工作三四年了。韩
峰很快排除了对他们的怀疑。

那边，冷镜寒已和林夫人
谈好，在她的陪同下让警方人
员四处走动走动，可以问她问

题，她知道的都会回答。冷镜寒问了些常规
问题，林夫人如实作答，韩峰听都懒得听。

随后，冷镜寒和李响很有礼貌地跟在林
夫人后面，她让他们看哪里，他们便去哪
里。韩峰东一晃，西一溜，早在老管家的陪
同下把房间每个角落扫视完了，只有林政的
书房和卧室没有去看过。余陆道：“书房也
是老爷在家办公的地方，常人不能入内的。”

“这也是与他的死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看
来得过去问你们夫人了。冷镜寒！冷镜寒！”
韩峰拉长声音大叫。很快，冷镜寒与林夫人
都过来了。林夫人一脸不快，因为韩峰太没
礼貌了。韩峰道：“夫人，这里是你先生办公的
地方，对吧？”“是的。”

韩峰根本不顾冷镜寒的眼色，对
林夫人说：“我们要进去看看。”

学不学乐器，要看孩子的兴趣
孩子一到四五岁，很多家长就开始考虑

要不要学乐器了。学乐器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一旦确定要学，你就要做好准备，经济
上、精力上都要有极大的付出。

首先是买乐器，乐器便宜的几百，中等
的几千，贵的上万。一般人会选择中等的，
音质不会太难听，看上去不是
太刺眼，用起来还行，价格也
还合适。既然买了乐器，也就
有了投资，就不会轻易停下来
了，不然就是浪费。再往下学，
花钱如流水。初学的时候，学
的人多，教得也简单，课时费收
得也便宜，一节课少则二三十
元，多则八九十元，一周一次，
似乎还可以承受。学到后来，
大课变成了小课，老师变成了
名师，钱自然也涨上去了。当
然，到了这时，孩子学得也有些
水平了，家长更是舍不得停下，
再贵也得硬着头皮上。就这样
一直学下去，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
年。到了后来，考级、表演、参赛，都是花钱的
事，只不过这时的家长已经麻木，脑袋都进去
了，还在乎耳朵？花再多钱也只能认了！

再说精力上的投入。每次上课的接送
就不必说了，很多学琴的孩子，上一次课要
跑半个城，路上就要耗费几个小时。初学的
孩子由于年龄小，能力差，几乎都需要家长陪
着，家长实际上成了家庭教师，不仅要帮孩子记
谱，还要和孩子一起听，你先学会，回家再指导
他。慢慢地孩子长大一些了，也有了基础，领悟
力也强了，不再需要家长陪学。但孩子的天性
就是贪玩，回家以后怎么保证足够的练习呢？
只能家长督促。很多时候，在练琴的问题上，孩
子和家长之间仿佛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
争，每天都在战斗。

所以学乐器，真的是前途很光明，道路很
曲折。父母总是对孩子抱着最美好的希望，
看见人家的孩子背着乐器去上课，学着学着，
就能演奏曲子了，自己的孩子也不笨，凭什么
呀？不甘心，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一门，增加
点艺术细胞，也增强点竞争力。但真学起来
了，才知道不容易，能坚持下来的人实在不多。

我认识一些学琴的孩子，钢
琴买了放在家里，弹了几次就厌
烦了，开始家长还逼着学，后来
逼也逼不出来了，实在学不下
去，钢琴就成了一个摆设。当初
花了那么多钱，现在连碰都不碰
一下，让家长看着就烦。

所以学不学乐器，最重要
的是要尊重孩子的愿望，要孩
子真正喜欢。

话又说回来，孩子往往并
不真正知道自己的喜好。也
许当时他确实是很喜欢，吵着
闹着要学琴，但是学不了几
次，热情消失了，兴趣转移了，

他确实不喜欢了。孩子的天性就是如此，也
怪不得他。

如果已经发现孩子不喜欢了，那又怎么
办呢？要么果断地停下，不要再花冤枉钱。
要么鼓励他，激发兴趣，用意志去坚持。一
件事情做久了，做熟了，也会产生感情，哪怕
不是很喜欢，坚持学下去，慢慢也会找到乐
趣，等到渐渐练得有些名堂了，也会有一种
成就感，体悟到坚持的意义。

关键是家长的心态、家长的期望值。孩
子学琴，家长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这很重要，
如果只是培养素质，作为娱乐，那还好办，什么
时候都可以学，什么时候都可以停，也不一定
非要学到什么程度。如果是为了将来在音乐
上有所发展，或者是为了考级，为择校
加分，那孩子就苦了，家长也苦了。

我和父亲去申请签证时遇到了麻烦
赵教授为我挑选了肖邦和李斯特很有挑

战性的曲目，但比起我屡次获奖的竞争对手
们要弹的曲子，它们就显得不那么光彩耀人
了。赵教授说：“仅仅掌握复杂的技巧并不能
赢得比赛。获胜的关键是整体的音乐感。”

你永远不能拿第一。那个有名的女老
师的声音不停地在我脑海里
翻腾。我一定要把这一句意
味着恐惧的咒语取而代之为：
你一定要拿第一。但怎样才
能做到这一点呢？古典音乐
充实了我年少生命中的每一
刻，而欧洲正是古典音乐的诞
生地。这意味着，除了文和清
以外，还有一批批来自西班
牙、法国、意大利、俄国、美国
及德国本地的学生，伴随着他
们长大的是属于他们的音乐
传统，他们都会比我强。

父亲说：“古典音乐也属
于你。和他们一样，你从小到
大也一直有音乐相随。你还在娘胎里就开
始听音乐了。音乐是不分国界的，它属于任
何喜爱它的人。好了，不要再东想西想了，
现在就回去练琴。”当然，我没少练琴，只有
在和父亲一起去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才
停下来。

德国大使馆的签证官审阅了我们递上
的材料，说：“你们需要担心的东西多了。你
们没有医疗保险，银行里没有存款，没有保
险和存款，我们没办法给你或你儿子发签
证。”父亲问道：“您就不能高抬贵手？我儿
子这是要去参加在德国的第四届国际青少
年钢琴比赛。”

“但是他不是代表中国去参赛的，不是
吗？如果他是代表中国，我可以考虑省去医
疗保险的要求。刚才有两个学生也来办签

证，他们拿的是蓝色的因公护照。你们拿的
是红色的护照。你儿子为什么不是代表中
国去参赛？他是不是不够优秀？”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他
已经在中国很多重要的比赛上获过奖。”

签证官又说：“还有一点，你没有工作。我
们一般不允许没有职业的人进入德国。我们

得按规矩办事。”“规矩也可以因
人而异。”“我这儿不行。”

父亲的眼里直冒火。我
可以感觉到，他是在默默地打
主意。我很庆幸他在我身边，
帮我克服像这样的障碍。为了
这次比赛，我已经把自己弄得
高度兴奋和紧张。父亲说我一
定能击败那些比我大的学生，
他说服了我，我也一门心思想
要证明给他看。我们离开大使
馆的时候，父亲对我说：“我会想
办法，我们会拿到签证的。”

就在这时，一名使馆的安
全警卫拦住了父亲。他对父亲

说：“我无意中听到了你们的谈话。我听出了
你们的口音，你们是从东北来的吧？”“是啊，我
们从沈阳来。”那个警卫告诉我们，他来自吉林
省东风县，而东风正是我爷爷的老家。父亲
一提到爷爷的名字，警卫就记起来了，他从前
上的中学就是爷爷的父亲创建的。

父亲和警卫一下子套上了交情，他们聊起
两人都认识的老家的人，一聊聊了半个小时。
接着，父亲言归正传，对警卫说：“老弟，你也了
解了我们的处境。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那个警卫在大使馆里工作很多年了。
他知道哪个签证官严一些，哪个签证官松
一些。他答应把我们领到一个比较友好的
签证官那儿去签证。他说，那个签证官一
旦听到我们的故事，一定会给我们发
签证的。

郎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
稚

著

费溪在岳父岳母面前惭愧地低下了头
门是一脸不高兴的岳母打开的。她打开

房门，示意费溪进去说话，费溪灰溜溜地走了进
去。这个时间，费溪岳父一脸怒色地坐在客厅
的沙发上。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随手放下提着
的东西，费溪就诚惶诚恐地站在了当场。

“谁让你来的，你给我出去，这里不欢迎
你。你等着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就行了。”易
萧萧随着她母亲关闭房门的声
响急咧咧地吼道。

一脸尴尬的费溪一腔不搭
地站在那里，胆怯地向岳父投
去了无奈的目光。“你也别站着
了，坐下吧。”得到岳父怒色未
减的示意后，费溪坐在了他对
面的沙发上。一时间，一屋子
的人陷入了沉默里。倒是易萧
萧几次欲张口说话，都被费溪
岳母用眼色给阻止住了。

僵持了一段时间，忍不住
的费溪几乎和岳父同时张嘴说
开了话。这要在平时，一家人
或许会相视而笑。但现在，似
乎只剩下礼貌性的谦让了。没再等岳父询
问什么，费溪就先对此前电话里和岳父的争
吵表达了歉意和自责之情。

尔后，费溪嘴不停歇，用了大半个小时
把他和易萧萧吵架的整个过程描述了出
来。其间，易萧萧虽然插话打断过他，但岳
父岳母急于了解事情过程的话语，让易萧萧
虽愤怒却乖顺了很多。

费溪接连几次干咽唾沫的动作让他岳
母起身给他沏了一杯茶水。感觉岳父岳母
态度有些缓和的费溪不再推让，端起了茶
水。第一口茶水还没咽下，岳父张嘴说道：

“你和萧萧之间闹了什么矛盾，我和你妈原
本不该多嘴。但这次你就是不来，我也会打
电话让你过来。既然你来了，也好。刚才你
把事一说，我和你妈也算多少明白事情的全

过程，错不全在你一个人。”
听到岳父说出这样的话，身陷绝望里的

费溪心生了难言的感激。如果不是守着岳
父岳母，他或许会感动得流泪。这是这两天
以来，他唯一得到的不是安慰的安慰。眼睛
里闪动着泪花的费溪强忍着继续听着他岳
父没有停歇的话。

“两个人打架，不是说你对她错，也不能说
她对你错。我和你妈生活了这
几十年，也没少拌过嘴闹个别
扭。但动手打人就不对了。两
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没有勺子碰
不着锅的时候……也不瞒你，我
和你妈当时很生气。依我的脾
气，当时直接去麦城找你闹个清
楚，被你妈拦下了……”

费溪惭愧地低下了头。想
起自己那晚的鲁莽和冲动，在
岳父岳母面前，费溪只有后悔
不迭的份儿了。

“萧萧这两天一直坚持着
要和你去办理离婚手续。我和
你爸一直开导她。我们也等着

你来，给我们一个交代。你俩结婚还不到一
年，就出这样的事，真是不应该啊。”

“萧萧说你爸妈上次去麦城说想要个孙
子。在这个年头还有这样的想法，真是不应
该了。当然了，你爸妈在农村，有这样的想
法可以理解，你可就不一样了……”

一直闷葫芦一样坐着的费溪听到这里，
心急地解释了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但没
等他说完，去阳台透气的易萧萧冲进来照着
费溪就一巴掌打过来。压不住火气的费溪
不顾岳父岳母在场，捂着头和她理论起来。

易萧萧当仁不让地在客厅里叫嚣起
来。如果不是费溪岳父岳母拉扯着她，她还
要厮打费溪。事情也算清楚了，有些委屈的
费溪眼里含着泪，看着不时挣脱父母
阻拦的易萧萧，心里有了太多的绝望。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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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一个教育专家的视角为广大父母传达了她人性化的家教理念：孩子的
培养是一次充满喜悦的发现之旅，平凡的孩子也能培养成才！在这个神奇的过程
中，只有孩子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悬疑
推理

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是骗
保？是凶杀？一名普通儿童，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但本人却神秘
失踪，是遭绑架？是被拐卖？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
起，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

人物
传记

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郎朗对于“竞争”、“赢”、“第
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坦率的陈
述，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渴望成功
的年轻人，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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